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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天兼福地，名胜古余杭。

灵迹空仙箓，神功溯禹航。

——清·张吉安《城楼远眺》

余杭之名从大禹而来。清嘉

庆《余杭县志》引《郡国志》记载：

“禹杭者，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

因以为名。”明万历《钱塘县志》中

也有记载：“禹巡会稽，至此舍航

登陆，故以杭名州。”“杭”“航”古

字通用，在后世流传中，“禹航”成

了“余杭”。

大禹为何会出现在余杭？相

传尧舜之时，九州洪水滔天，无边

无际。大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

他不顾天帝禁令，私取能自行生

长的息壤，试图以筑堤堵水之法

平息水患。然而，鲧治水九年不

成，被殛杀于羽山。他死后精魂

不灭，尸体三年不腐，天帝令人以

刀剖之，腹中竟跳出一条虬龙

——这便是大禹。

大禹承继父业，却改堵为

导。相传他得应龙以尾划地引

水、玄龟负息壤相助，又有河伯献

上治水地图、伏羲赠予度地玉

简。他驱逐水神共工，斩其臣九

头蛇相柳，又将水怪无支祁锁于

龟山之下，终使黄河畅流、长江归

道。治水多年，大禹劳苦至极，奔

走四方，以至于腿上的毛发磨损

殆尽，行路艰难，迈出的步子被后

人称为“禹步”。

正是在这样的奔波中，大禹

来到余杭地界。那时水势浩大，

只有几处山头孤零零地浮在水

面，大禹将船停靠在一处山头稍

作休憩。据宋《咸淳临安志》记

载，这处“禹治水维舟之所”便是

如今的舟枕山。另有传说，今安

乐塔与舒公塔建造的地方，便是

大禹航行时撑篙的两处点位。

此后，大禹继续东去，渡江赴会

稽，而他停舟的山、登陆的岸，便

成了余杭人世代相传的记忆坐

标。

大禹治水的故事并非后世

文人的附会，渊源颇古。西周中

期青铜器燹公盨上便铸有铭文：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是

目前可见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

实物记载。在《尚书》中，大禹

“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讲的

是他划分九州、奠定界域的伟

业；《诗经·大雅》则吟咏“丰水东

注，维禹之绩”，将江河安澜归功

于禹。至于《孟子》《国语》《吴越

春秋》《山海经》等先秦两汉典

籍，更是反复传颂其事迹，代代

不绝。

治水固然是经天纬地之业，

但大禹身上那种“舍我其谁”的担

当，那种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智

慧，才是古人真正珍视的精神内

核。正如范文澜说的那样：“许多

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

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

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

‘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

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

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大禹治水的传说并非仅仅是

对灾难的记忆，而是对人类改造

自然的主动书写。

从舟枕山的停泊，到“禹航”

之名悠远流传，大禹治水的神话

传说，铸就了这片土地上的智慧

与担当精神，陪伴余杭走过了两

千年漫长岁月。

看山识禹功
——写在大禹治水铜像回归之际

○吕 洋

有些地名，天生就藏着古老的故事，余杭便是如此。余杭古称“禹航”，相传大禹治水途经此处，舍舟登陆。这一瞬停泊的

动作，经数千年口耳相传，竟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城的名字。

近日，余杭区的地标性雕塑“大禹治水铜像”成功吊装到20多米高的底座顶端，时隔六载后回归。

大禹铜像位于禹航路与凤新路交叉路口的环岛中央，总高24米，铜像高约3米，于2003年落成。2020年，因杭州地铁5号线

西延工程南湖东站建设的需要，铜像暂时迁移保存。2025年底，大禹铜像正式启动回迁工作。

一座铜像的迁与归，本是城市建设里的寻常事，但它恰好串起一段关于治水传说、营城脉络与文化归心的动人故事。

从“舍航登陆”的传说读懂余杭名字的由来

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

杀湍堙洪水，九州始桑麻。

——唐·李白《公无渡河》

大禹治水改堵为疏，从此洪

水归道，大地重现。《左传》说：“美

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

乎。”《汉书》说：“昔禹治水，百姓

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洪水

退去后，华夏子孙有了安身立命

的土地，从泽国中开辟出一片家

园。

这份让百姓免于洪涝灾患的

担当，在余杭两千年治水史中不

断地传承与发展。

东汉熹平元年（172年），余

杭县令陈浑将县城从溪南迁至溪

北，兴修溪南大塘用以抵御洪水

侵袭。溪南大塘尤为险要，后被

称为“西险大塘”。

吸取大禹“化堵为疏”的经

验，熹平二年（173年），陈浑下令

在县城西南筑塘围湖，用来分流

减缓水势，今日的南湖应运而

生。苕溪水在到达县城之前，便

被南湖吸纳，大大减轻堤坝的防

汛压力；南湖的储水可在旱时灌

溉田禾，使“下游田禾既无淹没之

灾，兼资灌溉之利”。

治水之业，重在薪火相传。

唐宝历元年（825年），余杭县令

归珧遵循陈浑“蓄泄兼顾”的思

路，修复完善南湖，又开辟面积更

大的北湖，将苕溪诸多细小支流

引入其中。据记载，北湖筑堤十

分艰难，堤坝屡被洪水冲垮，归珧

立誓：“百姓遭受洪水之苦，便是

我做县令的失职，神灵又怎忍心

见此？”此后，他积劳成疾，病逝于

治水路上。

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权

相蔡京意欲将南湖改建为私家陵

园。得知此事后，余杭县令杨时

上书据理力争，最终保住南湖，杭

嘉湖平原的百姓得以免除灾祸，

安居乐业。

为了纪念三位治水的贤令，

人们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在南湖畔修建“三贤祠”。

三贤之后，余杭对苕溪沿岸

水利设施的修缮历代不绝。例如

宋淳熙六年（1179年），钱塘县沿

东苕溪分段筑塘，并增设陡门，形

成“十塘五闸”格局；明永乐至万

历年间（1403—1620 年），夏元

吉、赵岳、周经等官吏先后被派遣

来浙督修西险大塘……

治水即是营城，护水方能兴

城，这份使命在余杭人肩上代代

相传。1996年 6月 30日，百年一

遇的洪水咆哮而至，西险大塘危

在旦夕。为保大塘与杭州东部城

区，余杭做出艰难抉择：南湖开闸

分洪。千亩良田一夜成汪洋，这

是“舍小家保大家”的沉重代价。

最危急时，乌龙涧段大面积塌方，

千余名子弟兵以肉身筑堤，苦战

三昼夜，终将洪水驯服。

三年后的同一天，洪水再度

汹涌而来，西险大塘横港段凌晨

突发溃口，16名余杭男儿深潜入

水，一遍遍以麻袋堵漏，上岸时面

色发紫、浑身颤抖，无一人退后。

这场搏斗持续了三天三夜，近万

只麻袋填入溃口，洪水方退。

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夜，是余

杭人与水相搏的缩影，也为千年

治水史添上了沉重而滚烫的一

笔。

2025年 6月 25日，西险大塘

达标加固工程主体部分完工，防

洪标准从百年一遇提升至两百年

一遇，为这段治水史再添新章。

苏东坡曾有诗云：“问谍知秦

过，看山识禹功。”如今，当我们站

在苕溪畔，看苕花似雪、溪水潺

潺，或远眺宝塔山静默的轮廓

——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大禹

一个人的功绩，更是一代代余杭

人用两千年时光，在这片土地上

守住的一份安澜。

从远古疏川到西险大塘，余杭人守了两千年的江河安澜

碧水千塍共，青山一道斜。

人间无限事，不厌是桑麻。

——元·戴表元《苕溪》

余杭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却独独选了大禹像立在

老城中心。这份选择细想也不奇怪——大禹停泊靠岸，为

这座城留下了名字；他治水时“穷则变，变则通”的智慧，早

已成为余杭人处事的准则。

家住宝塔社区的老严在老余杭生活了一辈子，见证了

曾经的农业大县成为浙江经济第一区。“大禹铜像是 2003
年立起来的，还记得落成那天，我骑车去看热闹，铜像足有

24米高，基座上刻着四个字：同舟共济。”老严说，这四个字

刻得好，治水这件事靠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

往后的日子，这座铜像慢慢融入老严的生活。早晨买

菜路过环岛，一抬头就看见大禹立在那里；傍晚接孙子放

学，远远望见高大的背影，就知道快到家了。和老兄弟约吃

饭，电话里常说“大禹像下面等”；遇到外地司机问路，他也

习惯拿铜像当坐标……一座铜像，不知不觉成了这座城市

的圆心。

2020年得知铜像要搬，老严心里咯噔了一下。“道理我

都懂，修地铁是好事，可我就是舍不得，觉得自己老了，开始

恋旧了。”老严说，铜像搬走后，他偶尔骑三轮车路过，还是

会习惯性地往那个方向看，他相信大禹像会回来的。

这一等就是六年。不久前，老严在社区群里看到有人

发了一段施工现场的视频。围挡还没拆，工人们正在做收

尾，他已经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轮廓，跟当年一模一样。

看着矗立的铜像，老严忽然觉得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这些年，地铁通了，高楼一幢幢盖起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可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变，那些旧年里“同舟共济”的记忆没

有忘，街坊邻居互相帮衬的情分没有散。

把旧的留住，把新的迎进来——一座城的更新理应如

此。

如今，大禹像立回了老地方，它脚下是南湖东站进进出

出的人潮。大禹静静地站在环岛中央，目光越过车流和灯

火，坚定地看向旧时相识的山丘，眺望西站开出的高铁疾驰

成一条银线。此身所在之处，便是余杭万家灯火，是年年的

春山月明。

从老城环岛到地铁枢纽
大禹仍望着余杭的春山与万家灯火

《尚书》记载大禹奠高山大川 《余杭县志》引《郡国志》：禹
杭者，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因
以为名。

咸淳临安志记：禹治水维舟之所 清《余杭南湖图考》记载南
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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